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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富的青铜器装饰纹样中，兽面纹或

说饕餮纹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是给我们留

下印象最深的一种装饰纹样。但在我们的概

念中，“兽面纹”与“饕餮纹”却往往混为一

谈。在一些较为权威的读物中也有这种情

况，如一件二里头文化出土铜牌饰上的纹

饰，大型画册《中国历代艺术·工艺美术编》

的编者说它是饕餮纹，而《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中却标明是兽面纹。

细究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后，我们发现

“兽面纹”与“饕餮纹”这两个名称其实还是

有不同的区别，似乎是不能笼统混淆在一起

的。宋代吕大临《考古图》中就说得很明白：

“祭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

吕大临在用于祭祀的青铜鼎上，观察到其装

饰纹样除了龙、虎之外，还有兽面纹样。是

什么兽面呢?“盖饕餮之象”。可见，“兽面”、

“饕餮”原本就是两种不同内涵的概念。而且

：从这句话中我们还可以猜测这种“饕餮”大

：致是和龙，虎组合在一起的。“龙”和“饕餮”

；都是人们幻想中的神兽，而“虎”是现实世

、界中十分威猛的食肉类动物。“龙虎斗”一直

i是被认为顶级的较量。这样的“祭鼎”，想象

i其“龙腾虎跃”的姿态以及“饕餮”的参与，

{热烈壮观的场面给予人们的感受应该是非常

}惊心动魄的，在令人惊讶的纹饰组合背后一

{定还蕴藏着更为复杂的祭祀心情。

。饕餮”是古代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神灵

l动物。《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

：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自身，以言报更

}也。”

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的说法，可以

!说是宋代金石学者运用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

{方法研究古代青铜器的成果之一。当时的学

；者在青铜器物上赫然看到的是一个兽面，因

：此，他们结合考察文献资料来命名这种“有

：首无身4食人而贪婪的怪物纹样，并根据((左

'的j

传·文公十八年》所描写的“饕餮”品性，。贪

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

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

下之民，以比三凶”，来解释商周时代青铜器{

上采用这种纹样的主要用意在于：。象饕餮i

以戒共贪”。

这种以“饕餮”解说兽面的含义，可以{

说一直沿用下来，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

进一步加以发挥。如现代学者李泽厚在《：美{

的历程》中说：。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

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钢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

征都在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l

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前面的畏怖、恐惧，残{

酷和凶狠。”感受到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l

狞厉的美”。饕餮纹“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

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概。它对异氏族，l

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奉氏族、部落则；

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l

{

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

之中。”《(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一书中以!

。饕餮纹”而不是用。兽面纹”来叙说商时期{

青铜器上纹样：“殷墟期的青铜器还有两个；

显著特点⋯“另一个特征是流行饕餮纹、云；

雷纹、夔纹、龙纹、虎纹、鹿纹、牛头纹、凤l

纹、蝉纹、人面纹等奇异的动物纹样⋯⋯各!

种纹样的交互组合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狞厉之l

美的时代风格。”

甚至还有些学者对所谓的“饕餮纹”进l

行了一番探究，但认识、说法不一。学者石l

志廉认为，饕餮即是虎，饕餮之食人即虎之}

食人，因此是铜器中虎人组合的那种纹样。l

而李泽厚“基本同意它是牛头纹。但此牛非；

凡牛，而是当时巫术宗教仪典中的圣牛”。f

容庚的研究较为特别。他的《商周彝器。

通考》把下列各类纹饰归到“饕餮”的名下：

有鼻有目，裂口巨眉者；有身如尾下卷，口

旁有足者；两眉直立者；有首无身者；眉鼻

皆作雷纹者；两旁填以刀纹者；两旁无纹饰，

眉作兽形者；眉往下卷者。眉往上卷者；眉

鼻口皆作方格．中填雷纹者；眉目之间作雷

：纹而无鼻者；身作两豉，下歧上卷者，身作

：三列雷纹者}身作三列，上列为刀形，下二

{列作雷纹者，身一脊，上为刀形、下作钩形

}者，身一足，尾上卷，合观之则为饕餮纹，分

；观之则为夔纹者。令人费解的是容庚所罗列

；的这些类型中，有些是带身躯的或是混合形

；的动物形态，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有首无

}身。的饕餮形象不完全对得上号。但容庚所

}谓。饕餮”种类中的最后一类，即。身一足，

i尾上卷，合观之则为饕餮纹，分观之则为夔

i纹者”。却还是颇有启发的。

i．巫鸿在讨论商代中晚期青铜器上流行的

{。传统上称为饕餮的善面”时说：“饕餮纹最

；令人费解的是它的构图：屡屡由两个相对的

l侧面夔龙组成一个正视的兽面。”这也正是

{容庚所谓。饕餮”种类中的最后一类。巫鸿

{接着从观察兽面构成形式的角度分析道：

}。这个奇异的图像可以从其来源中得蓟解释。

l在良渚的凉和二里头的玉器上，兽面通常是

；以器物的棱角为中心，因此，如果从一侧来

l观看。它以一个完整的侧面出现，如果对着

l棱角看，则是一个完整的正面。这一程式暗

l示了古代艺术中形象制作的一个深刻的原

；则，那就是：一个单一的形象应该以两种方

；式来观看，一个人造形象必须展现两种维

!度。商代的艺术家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发扬光

i大：他们不仅将兽面应用到青铜方鼎的棱角

；部位，而且用其填充平面装饰带。当一个三

{维兽面成为二维，它仍然融合了正面和侧面

’的特征。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变化的重要意

：义：它代表了形象制作概念中的一个质变和

跳跃。良渚和二里头的兽面只有从不同的角

度来观看才能展示出其正面和侧面，因此其

表现手法仍是由日常的视觉经验决定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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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代青铜器上的两维饕餮纹同时展示正面

和侧面，因而是一种完全人为的形象。威廉·

沃森曾经写道：‘人们无法同时把饕餮看成

一个兽面和两只面对面的龙。对以这两种可

能性解读这个形象的了解往往会令观者感到

不安。”也许青铜时代饕餮纹的神秘的魅力

正来源于这种视觉上不确定性以及多义性的

观察方式。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宋代以来人们

认同采用“饕餮”来命名这种“完全人为的

形象”的原因。因为这种神奇、怪异的动物

形象在举行祭祀活动的商代人心中已成为具

有某种特殊功能的意象，能沟通与祖先或神

灵之间的对话。而奉献给祖先或神灵的礼物

也不再是良渚时期的玉器，而是改换成商周

时代最为贵重的、材料质地优良、制作工艺

．精美的青铜器。

但也有一些学者，如杨泓认为，称兽面

．为“饕餮”，。并不十分贴切，因为这种纹饰

并非只有头无身，有的作品的身躯极为明

显，只是因头部硕大，巨目直鼻阔口，而头

两侧的利爪或身躯细小，便反衬出兽面巨大

而益显狰狞。”德国学者雷德侯在其《万物》

一书中也描述了他在青铜器上面所观察到的

-这种有身躯的动物纹样，“是由一种动物的

两个侧面合成。其长鼻都向前下方伸出，身

体都向外侧伸展，身体之下是足部，足端有

两到三个下垂的利爪，一只向上翻卷的爪子

或脚趾，以及一只倒钩似的利爪”。他认为这

就是“饕餮纹”。他甚至还在被他称之为“饕

餮”的一个纹样上看到其“犄角变成了一个

小动物的形象，小动物不但有眼睛，而且有

．更小的犄角。好像这个饕餮有神奇的魔力，

。能用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生长出一个新的有

机体。”就如同在前面已说的那样，把这种神

·奇的动物称之为“有首无身”、食人而贪婪的

‘饕餮，似乎是不适宜的。

刘敦愿在一篇题为((饕餮(兽面)纹样

：的起源与含义问题》的论文中，把商代早期

与晚期的青铜器兽面纹作了一个比较。他观

察到：“早商的兽面纹虽然双目大而突出，却

难辨出它是何种动物，而晚商与西周初期的

兽面纹则不然，大多是可以辨认的。如食草

兽有牛、羊，个别的有鹿·食肉兽则有虎，想

象的动物有龙，个别的还有人面，十分明

确。”他还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所描写

的“饕餮”品性认为，“我们怎么可以想象，

在作为国家‘重器’的鼎彝，以及进行战争

的兵器甲胄上面，以饕餮这种恶灵作为主要

纹饰，违背自己的信念与情欲，而念念不忘

地警惕自己‘戒之在贪’呢?”

综合起来看，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所呈

。现的形式、内容多样性，远远超出传统的“饕

餮纹”概念。因此，我们以为用“饕餮纹”来

涵盖所有兽面纹，或者把兽面纹等同于饕餮

纹，其名实之间是可以商榷的。更不用说，

根据20世纪我国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兽面

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人类生活的原始

时期。

兽面纹的产生，一般认为来源于原始祭

祀礼仪活动，是祭祀礼仪之中具有凝聚力

的、对氏族部落全体成员具有极为重要的神

圣意义和保护功能的一种符号、徽记。各种

兽类不仅是他们的劳动对象，也是他们不可

或缺的生活资源，尤其是那些凶猛的兽类，

在原始人们的意识中含有雄健、威武甚至无

法抵御的神奇力量使他们敬畏。可以说，兽

面纹的出现与人们长期的狩猎活动是分不开

的．在充满危险的狩猎过程中人们观察兽类

最重要的部位就是它的头部，关注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脸部表情，于是兽类头部正面形象

特征以及它们殊死决斗的勇猛精神必然会给

予人们深刻的印象。同时，兽面纹的出现，又

与人们的祭祀礼仪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兽面

纹不是在一般的实用器物而是在贵重的礼器

之上出现的，我们在河姆渡良渚文化的玉质

礼器——琮和钺及其他一些礼器上都可以看

到兽面纹的形态。其功能无非是作用于人们

的心理，即在祭祀礼仪活动过程中祈求能够

在狩猎行动中更多地获得食物以满足生存的

需要，以及在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中获得胜

利。而进入青铜时代，这些具有神灵意味的

兽面纹则进一步成为那些巫觋们在“通天

地”的祭祀活动中演化为统治者威严，力量

和意志的杰作。在青铜时代，祭祀和战争依

然是国家大事。炫耀武力对战争的歌颂和夸

扬，以及贵族生活中的各种频繁的祭祀活

动，商周青铜器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

祭祀的“礼器”，多半贡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

武力征伐的胜利或者生活中发生的具有纪念

意义的事件。

杨泓在谈到商周时期兽面纹流行的原因

说：“总之，图案表现的应是自然界找不到的

怪兽，它那狰狞的面容，常常会唤起人们沉

重、压抑、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以它为青铜

器的主题纹样，正令礼器增添了神秘而令人

畏惧之感。祭祀时以通天神祖先，又体现出

那些礼器的主人是有令人恐惧的权威，正应

是当年商王贵族们所希望达到的艺术效果，

也是兽面纹日趋流行的原因。”

青铜器兽面纹的极盛时代是在商代中

晚期，其后逐渐地失去了它的权威地位，这

说明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带有原始气息的

兽面纹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渐渐地被淘

汰。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因为我们在

两汉魏晋以及后来的一些器物中可以看到它

的影子，甚至在现代的一些建筑装饰中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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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它的存在。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

些民间工艺物品中，兽面纹种类似乎只限于

虎纹这一种，可以说是古代兽面纹的余波回

响了。

从以上的认识来看，面对商周青铜器中

大量的以兽类头部为主题的纹样，我们觉得

还是以采用“兽面纹”命名为宜。而。饕餮

纹”尽管充满祭祀礼仪的色彩，作为兽面纹

中一个特殊的种类与释义，对我们认识那个

崇尚血腥暴力与神秘礼仪的年代仍有其存在

的价值，但它却似乎不能涵盖内容较为丰富

的兽面种类。20世纪以来大量发掘出来的商

周青铜器证明，在兽面纹的发展过程中其造

型总体上说虽然相仿，但具体到某个器物

上，每一个兽面纹在装饰艺术表达手法上仍

有许多细微的，饶有趣味的形式变化，体现

出器物制作者的聪慧的心志和完美的技巧，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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